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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牧区草场网围栏的几个问题 

                       

苏德斯琴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21） 

 

摘要：上世纪末开始实施和普及的草场网围栏是草原牧区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变之一。它不仅对于草地利

用方式带来巨大影响，同时对草场本身以及畜牧业经营模式也带来了重大变化。以强烈的排他性为主要特征的草场

网围栏模式，与传统经营模式发生了正面冲突，导致了众多负面影响。从国家生态安全的高度出发，重新评价草原

生态系统的重大价值，重新审视草场网围栏模式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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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生态安全与草原生态系统 

中国拥有广袤的草原区域，其经济价值之大毫无疑问，其生态价值之高毋庸置疑。目前，中国

是世界上草原资源大国之一，拥有大片草原地带，其中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

治区和青海省等区域为其最主要分布区域，总面积接近 4 亿公顷之多，居世界第二位，占全国总土

地面积之 42.05%。草原总面积有耕地面积的 3 倍左右，其中可利用草原面积为 3.31 亿公顷，占草

原总面积的 84.3%。众所周知，草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为陆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提供重要的

生态保育功能。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绿色生态屏障，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极其重要自然资源，是牧区

畜牧业经济繁荣发展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是众多少数民族人群主要聚居和生息繁衍之地，是北方各

少数民族文化之发源之地，著称草原游牧文明之摇篮。因此，保护好草原生态系统，对于促进广阔

的牧业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整个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因此，重新理解和定位草原生态系统本身的重要性是关系到今后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民族团结、

边疆安定和富民强国宏伟目标中最为重要一环。所谓的真正“重新理解”和“正确定位”并非人云

亦云，重蹈覆辙。要从国家整体利益之高度，而不是区域性局部利益之视角，要从社会发展长远规

划出发，而不是短期利用为目标，要包括生态保育效应，而不是只追求经济效益，要彻底反省我们

的过去，着重强调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并做出具体战略性方案并付诸于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克

服狭隘的“地方利益”、“局部利益”、偏面追求和“短期行为”的弊端，才能实现长期稳定、共同发

展，才能保护好并利用好我们共同的家园—草原生态系统。否则，很难走出今日的恶性循环陷阱，

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草原生态系统所面临的困境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资源居全国之首，草原总面积为 13.2 亿亩，占全国草原总面积之 22%，占自

治区总国土面积 76.5%之多，从古至今，草原畜牧业为该地区支柱产业。内蒙古草原区域不仅是该

地区草原畜牧业经济赖以发展与持续的决定性条件和最基本生产资料，同时也向国内外市场持续提

供绿色畜产品的核心基地之一。对于内蒙古自治区而言，广阔的草原生态系统安全与健康持续是实

现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并存的基本保障之

一。因此，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构建生态安全和稳定格局与机制，保护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

定性，通过横向有机链接，为社会经济之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生态系统的有力保障与环境支撑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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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核心工作之一。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与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种主客观原因，从上世纪末开始，内蒙古草原荒

漠化面积逐渐加大,不仅制约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同时也威胁整个北方地区生态与生存安全，

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必须重视和解决问题之一。据相关统计资料与研究表明，内蒙古自治

区草原面积从上世纪 60 年代的 8666.7 万 hm
2
减少到 80 年代的 7888 万 hm

2
，到 90 年代末期时已下降

到 7370hm
2
，短短的 30 年期间,减少了约 996.7 万 hm

2
，总共下降了 11.5%。如果按可利用草场面积

计算，上述三个时期的数据分别为 6867 万 hm
2
、5998 万 hm

2
和 5170 万 hm

2
，在这三十年期间，净减

少了 1697 万 hm
2
，总共减少了 24.7%之多。而且以每年数十万公顷的速度持续退化。[1] 

“深入今天的内蒙古草原，你会感到关于它的几乎所有事情都处于矛盾状态中；草原生态系统

的基本特点是在一个广袤的地带范围内维持运转，而如今在集约经营的目标下草原已被围栏切割成

无数碎片而使系统的完整性受损；曾以摆脱自给自足为目标的草原牧区，如今不得不靠国家补贴度

日；不断加大抵御自然灾害的设施建设投入，却出现历史上少有的大量牧民在灾害中返贫的现象；

依托于独特的天然有优势的草原畜牧业，却在与市场接轨中搬用人工化生产模式而强化了自身劣势；

被公认的历史上数度对草原造成生态伤害的农耕扩张，在现代化发展的理由下再度重演；曾经为鼓

励和发挥牧民保护草场的积极性而实行承包制度，如今在休牧禁牧制度中牧民却成了被监管的对象；

改变‘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却带来空前的生态破坏，不得不斥巨资来治理……诸多出于良好愿

望的政策在草原上得到的是事与愿违的结果。这一切在诉说我们草原是个复杂的矛盾体，草原上的

每一件事几乎都是左了不行，右了也不行，一切都要适度，而这个度在变幻无常的草原上空间极小，

极难准确把握，‘顾此’往往以‘失彼’为代价，甚至加剧矛盾后者发生方向性偏差，特别是在剧烈

的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今天的草原陷入如此矛盾重重的境地，不能不说与对草原认识的欠缺和政

策适度有关。”[2] 

更加发人深省的是，草原生态系统中出现的众多问题正和新中国成立后实现社会主义改革与建

设，步入改革开放时期的 60 年的历史进程恰好重叠出现，几乎可称为“同步发生”和扩大。但是，

正如人们所知，党和政府为了推进草原畜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改善牧民生产经营条件、为了

提高牧民生活质量，一直关注草原牧区发展和进步，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付出了不少的心血。

这一点毫无争论的余地，可为有目共睹，无可厚非。那么，上述的那些“重叠出现”和“同步”发

生之事，难道真的是草原生态系统自身无可抗拒的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之间偶然巧合吗？！回

答不会是肯定的。至少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二者之间会发生某些内在因果关系之可能性。甚至笔者认

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与同期内所推行和实施的草原利用以及畜牧业经营方面重大政策调整与实

践等々人类社会行为活动本身有必然联系。或许在我们当年抱着良好愿望去倡导、推行和实施的畜

牧业经营举措，以及具体的草场利用方式中出现了差错，导致了一些暂时性或系统性挫折。不管怎

么说，良好愿望和善意行为与客观事实之结果毕竟是有区别的。如今，既然问题已经出现，那么我

们也必须客观地面对现实、正视现实，从过去的实践与行为轨迹中寻找问题根源，为今后持续繁荣

和发展去寻求更加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对策。 

 

三、草场网围栏在牧区社会发展中的定位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围绕草原畜牧业经济和牧业地区推行了

几大重要举措。其一为定居放牧。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代代相传而来的“逐水草而居”游牧方式被

视为奴隶制社会或封建社会形态中所形成的具有原始、落后、粗放生产经营和生活方式，成为逐步

被“改造”和解除对象。从而牧民定居放牧一事自然成为了改变草原区域，改进畜牧业经济的群经

之首。经过几十年推行和普及，如今整个内蒙古草原地区定居放牧已经成为大局，传统游牧模式基

本消失。其二为牲畜“改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纺织行业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重要地方特色

产业之一。随着对纺织业的投入和发展，高质量羊毛需求量急速增长，成为政府大力投入和扶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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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传统蒙古高原的羊毛不符合毛绒纺织产业之要求和规格，于是以国外细毛羊替代蒙古羊种成为

内蒙古畜牧业经济发展中重点工程之一。因此，从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的细毛羊品种逐渐成为主流

畜种，遍布了整个畜牧业区域。国外细毛羊虽然羊毛品质和产量较好，但是，这种“外来畜种”很

难适应寒冷严酷的蒙古高原自然环境，其存活率较为低下，需要更多硬件设施。如，温暖的棚圈，

固定的水源以及其它设施。所以改良牲畜很难适应传统游牧方式，从而加快了定居放牧速度，形成

了定居与牲畜改良相辅相成局面。其实对于“牲畜改良”一词中的“良”字也值得我们思考。显然，

“改良”背后的前提是本土畜种是“不良”的。那么“良”与“不良”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为何那

么轻易地确定本土畜种就是“不良”的呢？而牧民经过改革开放得到了自主经营权后逐渐放弃了所

谓的“良”种牲畜，恢复了本土畜种。其实我们关注点不在于牲畜本身的“良”与“不良”，而是人

们对待本土文化或本土知识系统的认识和态度。其三为牲畜与草场双承包制。人尽皆知，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农村地区推行了以土地承包为核心内涵的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以此代替效益低下的

“人民公社化”集体作业模式，彻底打破了持续多年的“大锅饭”体制。这一改革把整个农业经济

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入了市场经济，大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开始精耕细作，农

业经营效益大幅提升，农民收入逐步增加，农村地区开始脱离贫困，得到了国内与国际社会广泛肯

定和认可。而草原地区改革与农村地区情况有所不同，它不涉及到耕地问题，而是关系到草场利用

问题。所以，牧区改革并没有从草场承包制开始，而是从牲畜承包开始进行的。或许草场利用不同

于耕地，其独特性质和传统利用方式决定了其复杂性，促使人们采取了更加谨慎态度和举措。总之，

1983 年前后开始的牲畜承包制，同样激发牧民生产积极性，使牧户牲畜总头数大幅增加，牧民收入

与生活水平也逐渐得到了提高。但是，牲畜头数增加最终导致草场利用中的区域之间、牧户之间纠

纷和乱用现象，尤其是从定居放牧成为主流模式的区域开始，草畜矛盾更加激烈，最终把草场承包

也推向了历史舞台。草场第一轮承包制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试行，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得到

彻底落实。到上世纪末，第二轮草场承包制在整个牧区得到了全面落实，草原牧区进入了一个新的

历史时期，即“网围栏时代”。 

纵观草原牧区历史变迁，我们不难发现，畜牧业经济改革与发展最终离不开草场利用这一领域。

因为，草场是草原畜牧业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关键资源”，是牧区经济繁荣与衰退、成功与失败之

关键所在。草场承包制以及由此引起的草场网围栏及其普及，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草场利用中出现

的区域、牧户之间的纠纷与争夺。但，草原生态系统的恢复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草场退化仍

然持续困扰着我们。进而国家层面也不得不强行推行一系列，诸如“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退牧

还林还草”、“生态移民”等全局性重大生态保护与治理项目。但是，在各种项目实施中也出现了一

些超出预期的负面问题，充分表露出草原生态治理工程的社会复杂性。因此，草场承包制以及由此

引发的草场网围栏问题，在我区现代畜牧业经济进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所带来的“冲击”

必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和草原畜牧业经济发展，是我们学术人士最为重视和研究的关键问

题之一。 

四、草场网围栏研究中的缺陷 

对于草场网围栏模式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其成果并不多见。首先从介绍和推荐草场网围栏

的视角有过一些阐述。比如，“搞好草场围栏建设，是提高草原生产力的一项重要技术措施。一般围

栏草场比天然草场产草量高 2-3 倍。”[3]“网围栏是发展畜牧业生产，搞好草原建设，护草，护牧

的必备基础设施，国外畜牧业发达国家早已采用。由于网围栏具有可靠的使用性能，安全的保护草

场，增加产草量，恢复植被，保护生态环境，增加用户收入，提高经济效益。”[4]“在加拿大、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三国，围栏已经普遍化和体系化，所以其功能和效用也很全面，构成了草原畜牧业

管理的核心和基础。这三个国家里，牲畜基本上在网围栏内自然放牧的，饲养设备比较简单。育肥

的牛羊经过严格地检疫后，放入草地网围栏中自由采食，实行划区轮牧。”[5]“新西兰所有的人工

草场都实现了网围栏，在放牧之前首先测定牧草总产量和不同品种的牧草单产量，根据测得的草场

生产力，来确定轮牧的牲畜头数和天数。其方法是，在牧草长到 10-20 厘米是，首先放牧一次羊，

然后休牧 10-15 天，在放牧育肥羔羊 7-10天，目的是使羔羊采食刚生长出来的鲜嫩青草，便于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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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消化以加快育肥羊的增重速度。而后放牧母牛、最后放牧成年母羊，这样轮牧即不影响牧草

的正常生长，又能充分利用草场，保证牲畜健康生长。这种基本的轮牧方式可以根据每个季节牧草

生长量的不同，来调剂牲畜每天营养物质摄入量，合理搭配，保证全年的牧草供应。”[6]“把偌大

的天然草场一块一块地围封保护起来，集中人力、物力，在局部上造成一个优势，因地制宜地采取

相应的综合建设措施，一块一块的建设。建设草库伦，不仅为合理利用草原创造了基础条件，创建

新的草原生态平衡的技术合体，是建设人工和半人工草地，提高草原第一性生产力的有效措施和重

要途径。”[7]“围栏放牧是草原畜牧业在划区轮牧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集约化经营的科学饲养方式。

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实现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国家，早已普及了围栏放牧这一高

效率、高效益的牛羊饲养方式。网围栏是为了划分草场界限，并便于管理。围栏面积的大小则取决

于草地单位面积的再生能力的高低和畜群采食需要量多少而定。”[8]这些论述，普遍注重介绍和肯

定国外畜牧业经营中草场网围栏之利用效益，强调网围栏在草场利用中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涉及到

如何结合蒙古高原草原生态系统特征以及本土经济社会发展势力来采纳或推广等々具体问题，从而

也未能探讨引进网围栏的可能性和路径等关键性问题，因而带有严重的时代“烙印”。到后来，尤其

是近几年开始，经过数年的实践检验，人们逐渐意识到草场网围栏的推行和普及并未普遍“提高草

产量 2-3 倍”，未能出现人们所断言的那样“神奇”而“无限美好”的效果，反而带来了一些新的生

态与社会问题的时候，开始关注草场网围栏的效应问题，质疑其“新西兰式效应”，对此提出了一些

质疑。譬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晓毅：“网围栏被赋予了多重意义和功能：网围栏是个标示，代表了

草原的不同权属；网围栏是草原管理的象征，草原被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并被赋予了不同的用途；

网围栏也是一个界限，将动物的活动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同时高质量的网围栏也体现了政府和许多

国际机构对草原牧区的关注和支持。在网围栏的建设中，带着人们对草原太多的梦想，人们希望通

过网围栏建设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草场的纠纷；引进现代化的草原管理模式；保护日渐退化的草原。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网围栏可以给草原一个新的未来。网围栏建设已经成为草原管理中投入最大的

活动之一，政府和许多国际机构的大量资金被投入网围栏建设，牧民数年的积累也被用于购买网片

和水泥桩。但是，如此大投入的效果如何，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9]韩影在《网围栏，蒙古马

的悲剧》一文中写到“草场承包制是一个从主观良好的愿望出发的设计，它基于这样一种现象：一

件东西如果是公有的，常会遭到众人的随意使用而受到损害，甚至导致悲剧，公共的土地和资源有

时也是这样。于是出现了‘公地悲剧’理论，它主张通过私有化来激励资源保护。草场承包政策就

是根据这一思想设计的。仅从‘谁的孩子谁疼爱’的逻辑，草场承包政策一出台就曾获得了一些人

的赞同，即使是对它十分陌生的一些牧民也带着对它的憧憬和梦想卷入了这场变革。但是几年后人

们发现草场不是私家的孩子，就像牧民看着心爱的蒙古马在自己手里被淘汰了一样，分到手里的草

场在自己的手里退化了。为什么一个避免‘公地悲剧’的政策在草原上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呢？”最

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网围栏，为评说草原的今日变迁留下了清晰可视的线索，留下了在一个特定

阶段里摸索出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在人们关注到的天气干旱和过度放牧原因之外，它告诉了我们一

个事实—制度是造成草场退化的重要原因。”[9]事实上，关于草场网围栏的效应问题，在民间话语

中有众多的意见或说法。但在学术界把它当作牧区畜牧业发展中出现的一项重要问题来调查或研究

的例子少之甚少。有一篇 2009年发表的《锡林郭勒盟草场围栏之效益分析》一文，是从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等几个方面对草场网围栏提出质疑并进行了简略分析和讨论，提出了对于草场

网围栏效应进一步研究之必要性。[10]另外，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吴玉虎在澜沧江源

区进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调查和分析，得出“网围栏是适应政府关于牧业生产承包

到户的政策，为保护每家每户牧民的利益，而用铁丝网围圈起标志各户利用范围，以防邻里牛羊进

入采食的一种隔离措施。在取得管理效益有暂时减少草山纠纷的同时，却为野生动物的觅食、寻偶、

产子、育幼、迁徙，甚至逃避食肉动物的追捕等正常的活动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它使得许多以

快速奔跑为逃避天敌的唯一法宝的大型野生动物，因无路可逃而被狼等天敌轻而易举地捕获；或因

慌不择路，或因来不及躲避而直接撞伤甚至撞死在铁丝网前，所以网围栏已经成为野生动物致命的

障碍。在江河源区的牧民就亲眼见到过藏原羚在网围栏上死去的情形。”的结论，并强调草场网围栏

的推行要因地制宜，慎重对待。[11]虽然，研究区域不属于内蒙古草原区域，但对于观察网围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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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效应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从生态学、植物学或草地学视角进行的研究成

果。比如，周兴民和张松林的《矮蒿草草甸在封育条件下群落结构和生物量变化的初步观察》[12]，

周国英等人的《施肥和围栏封育对青海湖地区高寒草原影响的比较研究》[13]，宝音陶格涛和陈敏

的《退化草原封育改良过程中植物种的多样性变化的研究》[14]，左万庆等人的《围栏封育措施对

退化羊草草原植物群落特征影响研究》[15]，闫玉春和唐海萍的《围栏禁牧对内蒙古典型草原群落

特征的影响》[16]，杨晓晖等人的《封育措施对半干旱草场植被群落特征及地上生物量的影响》[17]，

李政海的《退化草原围封恢复过程中草场质量动态的研究》等々。[18]国外也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研

究，主要围绕围栏封育对草场植被群落特征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居多。比如，Alice Altesor 等人

以乌拉圭草原区域为例，研究了南美洲草原植被结构及其生产力问题[19]，Yagil Osem 等人以半干

旱区域为例，分析了牧场植物群落和初级生产力问题[20]，还对于干旱草原的植物群落和生产力对

围封禁牧的响应问题进行了探讨[21]，Renne 和 Tracy 也研究过伊利诺斯州放牧草场群落植物演替

和物种多样性的影响等々。[22]这类研究普遍是在某一个特定区域中，切割一定面积的草场且用网

围栏围封，运用样本测试鉴定方式，针对对等时空内的植被状况与网围栏之内外的草场植被状态进

行比较，或者观察自由放牧区域与围栏之内的植物群落的差异来评判外部介入造成的“干扰”对于

草场植被的影响以及网围栏对草场网围栏之内植被的保护效应等々。这些研究当然对于国家或政府

部门选定和实施生态保育项目、生态移民与围封转移等政策调整的酝酿与设计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

据，具有相应的社会效益和现实意义。但是，它与笔者所说的草场网围栏模式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草场承包制以及由此引发的草场网围栏模式属于关系到全局性的草场利用问题，它几乎涉及到草原

区域所有牧户的畜牧业经营全过程。作为最基本的、甚至是别无选择的、唯一的草场利用方式贯穿

于整个草原区域。而不是局部性的、零时性的、保护性举措。因此，它与上述研究中所说的围栏效

应有本质上的区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剑桥大学 Caroline Humphrey 和 David Sneath 早在 1999

年出版《游牧的终结？》一书，对于亚洲内陆草原区域的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赤塔、图瓦，中国的

新疆、内蒙古以及蒙古国进行了多方位的田野调查，比较分析和阐述了不同的国家及不同体制下草

原畜牧业经济与草原生态系统的发展和变化及不同的特征，充分肯定了在极其不平衡的草原生态系

统中经过长远的历史磨练所形成的传统放牧机制与技巧的现代意义，并极力强调了移动放牧对于草

原生态这一特殊系统的贡献，具有参考价值极好的力作。[23]
 

总而言之，草场网围栏模式在内蒙古草原区域作为草原区域最基本的草场利用方式已经经历了

十几、二十年的实践，其效应应该有所表露。但是，目前就这一问题的研究极其滞后，很多问题尚

未得到相应的诠释和论证。 所以，结合蒙古高原“本土知识”，通过与这一“本土知识”的载体—

本土牧民的互动和交流，重新审视我们的过去，找出其中的问题和缺陷则是寻求正确策略和路径具

有重大意义。 

五、结论 

要想保证草原生态系统之可持续发展和利用，则必须重新研究和定位草原生态系统在整个国家

生态安全中重要位置，需要改变过分强调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的物质能量提供功能的理念或举

措。应该更加重视其生态保护功能，在顶层设计中重新考虑草原生态在国家生态保育中的重大价值

和意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应该以谦虚的态度对待草原的历史，从中吸收营养成分，结合现

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成果，进而寻求和完善草原利用与管理方法与路径。不能总是“‘退回游牧’常

常成为否定游牧传统知识的简单和武断的假定，并以此拒绝对现代发展中的某些政策的失误进行反

思，而一个真命题：‘尊重、保有和维持土著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

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并促进其应用……’去很少纳入当今草原政策的视野，这是对

草原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曲解，或者是草原遭遇发展主义的一种脱轨现象：传统与现代割裂和断档。”

草原生态系统中的众多不确定因素别无选择地决定了其利用模式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进而客观上要

求我们一定要慎重对待草原生态系统利用问题。任何轻率的“肯定”或“否定”均不利于草原与畜

牧业科学管理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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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regarding grassland fenc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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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lementation of fencing system since late 20thcentury has marked a major transformation in term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ot only has it largely affected the way in which grassland has been utilized 
over the years, but the pattern of stock farming along with grassland itself has changed greatly. As opposed to 
traditional stock farming, the feature of exclusivity inherent in the act of fencing on grassland brought in numerous 
negative impacts on ecosystem.Given the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ecological safety, it is imperative to reassess the 
value of grassland ecosystem as well as reevaluation of enacting fencing across gras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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